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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对师生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师生信息素养已成为决定教育教学改

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总体上，信息素养在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内涵，并逐渐由外延
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信息素养外延式发展的目标、过程、结果的外在性容易使得人的发展陷入单向度境
地，在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培养创新人才、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下，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信
息时代的合格公民，加快信息素养向内涵式发展转变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信息素养培育
理念，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促进差异化、个性化发展;创新人技融合的信息素养教学方式，构建人与技术的具身
关系，实现个体具身性、适应性的发展;构建生命主义取向的评价体系，采用数据驱动的评价方式，推进师生信息
素养发展从外部要求向内生动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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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进入

新阶段，技术更新持续加速，导致经济社会矛盾冲突

加剧，国际竞争形势日益复杂，人才需求不断变化，

师生信息素养的提升受到空前重视，成为实现教育

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的重要内容。我国《教育信
息化 2． 0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从提升师生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向全面提升其信息素养转变，推动教

育信息化转段升级。同时，新时期人的自由解放与
全面发展也要求师生具备较高的信息素养，以实现

信息时代人的个性潜能的发挥和自我价值的提升。
2020 年上半年，各地为保障“停课不停学”纷纷开展

大规模在线教学，师生信息素养的重要性进一步凸

显。在外部竞争压力与内部发展需求的双重作用
下，我国师生信息素养正经历一场从外延式发展走

向内涵式发展的深刻变革。

一、信息素养内涵演进的历史与逻辑
信息素养是动态变化、不断发展的概念，自提出

后就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尤其在新技术不断
涌现的今天，信息素养的内涵变得丰富而复杂。因
此，把握信息素养的本质内涵，理解信息素养指标演

变的历史与逻辑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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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信息素养指标的演变与发展趋势

表一 不同时代信息素养的指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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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准与模型

工业
时代

√ √ √ √ √ √ McClure 信息素养模式 ( Mc-
Clure，1994)

√ √ √ Shapiro信息素养模式( Shapiro
＆ Hughes，1996)

√ √ √ √ √ √ √ √ √ √ √ √ SCONUL 信 息 素 养 模 型
( SCONUL，1999)

√ √ √ √ √ √ 面向学生学习的信息素养标
准( AASL ＆ AECT，1998)

信息
时代

√ √ √ √ √ √ √ √ √ √ √ 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标准
( ACＲL，2000)

√ √ √ √ √ √ √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信息素养
评估框架( ANZIIL，2004)

√ √ √ √ √ √ √ √ √ √ √
香港学生信息素养框架( Hong
Kong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2005)

√ √ √ √ √ √ √ √ 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养能力
指标体系( 曾晓牧等，2006)

√ √ √ √ √ √ √ √ √

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指标体
系(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
工作指导委员会信息素质教
育工作组，2008)

智能
时代

√ √ √ √ √ √ √ √ √ √ √ √ 媒 体 和 信 息 素 养 指 标
( UNESCO，2010)

√ √ √ √ √ √ √ √ √ √ √ √ √ 全球媒体信息素养评估框架
( UNESCO，2013)

√ √ √ √ √ √ √ √ √ √ √ 国际计算机与数字素养评估
框架( IEA，2018)

√ √ √ √ √ √ √ √ √ √ 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
( ACＲL，2015)

√ √ √ √ √ √ √ √ √ √ √ √ √ 国际教育技术协会学生标准( ISTE，2016)

√ √ √ √ √ √ √ √ √ √ √ √ √ √ 教师信息与通信技术能力框架( UNESCO，2018)

伴随信息素养内涵的不断演进，信息素养的指

标也在不断改变，从注重低阶信息素养的培养向注

重高阶信息素养的培育转变。为了解不同时期信息
素养发展指标的变化，本研究对比分析了国内外 15
个典型的信息素养评价标准与模型所包含的测评指

标，提炼出 17 个核心指标 ( 见表一) 。工业时代大
众媒体的单向传播特性，使得该阶段信息素养评价

主要聚焦于信息使用、查找与获取、理解与吸收、评
价等低阶素养，重在考察人对信息的解读、分析和评

价能力;信息时代赋予人们更强的能动性，使得信息

素养的评价指标也随之扩展到信息交流与分享、加
工与整合以及生产与制作等方面，信息道德与法律

也在这一阶段受到重视; 智能时代的到来对人的信

息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信息安全与监控、人机交互
与协作、信息创新、信息思维以及终身学习等高阶素
养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成为衡量人能否适应智

能社会发展的新的关键指标。可以预见，随着时代
的不断进步，信息素养的评价指标将越来越丰富和高

阶，并真正向“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终目标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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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智能时代信息素养的新内容与新要求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的崛起，引领人类社会迈入
智能时代。尤其是语音识别、图像识别、人机交互等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逐渐把人们从简单、机械、繁
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使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

事更具复杂性、挑战性和创造性的工作。可以说，人
工智能及其相关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

大解放，未来社会越来越倾向于让机器做机器擅长

的事情，让人做人擅长的事情。人机交互将走向人
机协同、人机和谐、人机共生。面对未来，学习者必
须以“将来时”的状态发展自身，尤其要在技术变迁
中不断更新信息素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

环境。
人工智能赋予媒体技术新的基因，将改造信息

生产、传播的全流程，让信息服务变得更加自动、精
准和高效。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强调，人工智能加
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
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人类社会结构已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的
二元结构转变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信息空
间”的三元结构。在三元空间的世界里，人的思维
与感知紧密联系在一起，跨媒体学习、自主学习变得
尤为重要，终身学习成为一种自主驾驶式学习，人工

智能则为终身学习者提供适应主动驾驭的、知识密
集的智能化服务( 潘云鹤，2018) 。我们应更加关注
学生对问题的发现、提出和解决能力，而不仅是对信
息的识别、获取和加工能力;更加关注学生的自主学
习、建构和创造能力，而不仅是对知识的记忆、复述
和再现能力;更加关注学生的思维素养，而不仅是技

能素养。
人工智能打破了原有教育生态建立起来的知识

传播平衡，改变了学习主体之间、学习主体与学习环
境之间、教与学之间的关系，使得知识传播与文化互
动不再只是在人际之间，还在人机之间，这无疑对师

生的人机交流能力尤其是人机协作能力提出了更高

要求。未来，初级的信息加工与传播任务将更多由
机器完成，而信息理解、汇聚、创造等高级任务由人
完成，这就需要人具备较强的问题拆解能力、逻辑推
理能力、创造发现能力和反思实践能力等。此外，在
人机共生的智能时代，人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将

更具挑战性。面对自主性越来越高的智能机器人，
使用者不仅要对自身行为负责，还要对机器人承担

类似监护人的道德和法律责任。

二、从外延到内涵:
信息素养发展范式的转变

信息素养的发展范式可分为外延式和内涵式，

前者遵从社会形塑之外在价值、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之外在目的、由外部环境变化主导的信息素养发展
范式;后者强调人性解放之内在价值、实现个体自由
全面发展之内在目的、由个体内部需求主导的信息
素养发展范式。
( 一) 信息素养外延式发展的表现及其局限

在我国，信息素养一直以外延式发展为主，信息

素养的培育也主要基于这一路径，具体表现在以下

三方面:

一是发展目标的外在性。这体现在公民信息素
养培育的工具性取向上。从社会角度看，提高公民
信息素养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求。未来
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广泛融入社会
经济各行业，深度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发

展需要大量具备良好信息素养的创新型人才。从个
体角度看，提高自身信息素养是个体顺利就业和获

取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基本途径，是充
分彰显教育的社会功能的重要途径。这种工具取向
的培养模式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应试教育不谋

而合。
二是发展过程的外在性。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

响，我国公民信息素养的培育还停留在被动的知识

传授和技能训练层面，教学内容大多脱离学生生活

经验，且具有明显的技术化倾向，教师往往按照教学

内容的编排顺序组织课堂教学，强调学生对信息科

学知识的机械记忆和信息技术使用技能的反复操

练，这种灌输式的教学方法直接导致学生信息素养

发展过程的外在性。
三是发展结果的外在性。在标准化的信息素养

评价内容与评测工具的作用下，学生信息素养的发

展逐渐走向统一，并表现出较强的外在性和滞后性，

学生信息素养的培育也因此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

难以支撑其个性化发展。对学生而言，评价其信息
素养发展好坏的标准是考试或调查的分数; 从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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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评价其信息素养发展好坏的标准是能否顺利走

出学校和步入职场。这使得学生信息素养的发展结
果只停留在表面，甚至陷入表面发展实质倒退的

局面。
信息素养的外延式发展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

对经济社会的适应能力，却给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埋下了隐患。信息素养之发展目标、过程和结果
的外在性使得人们难以将所学知识和技能融入自身

学习、工作和生活，导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
难以维持，人的主体性受外界环境压制而得不到有

效发挥。在工具理性主导的信息素养之外延式发展
过程中，人们普遍认为现存的就是最合理的，并在

“高生产”和“高消费”的虚假幸福中自我麻痹，不知
不觉沦为单向度的人，社会也因此变为单向度的。
信息素养发展的外在性让人们的生活与思维方式趋

同化，社会的否定性与批判性向度日渐衰微，人与社

会的创造性受到抑制，超越性遭到消解。
( 二) 新时代亟需推进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

当前，我国信息素养的发展主要还停留在外延

式发展阶段，信息素养培育的价值导向具有明显的

工具性特征，即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首要目标。
新时代公民信息素养的培育与发展，亟需摆脱技术

理性的控制，回归人的发展本源。无论是国家希望
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还是社会希

望培养促进各行业经济发展的多方面人才，都要尊

重人的成长规律，促进人的身心发展，只有人的个性

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才能更好地为国家、社会服务
( 顾明远，2011 ) 。由此可见，促进信息素养的发展
方式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是以人为中心之发展

观的必然要求。
2018 年，教育部 ( 2018 ) 印发《教育信息化 2． 0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实施“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
动”，到 2022 年基本实现“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
信息素养普遍提高”，推动教育信息化“从提升师生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全面提升其信息素养转变”。
2020 年疫情期间，各地为确保“停课不停学”而开展
的大规模在线教学，对师生信息素养提出了紧迫要

求。在这一背景下，扭转信息素养的外延式发展局
面，全力推进信息素养内涵式发展的研究与实践，真

正围绕人的个性化发展、促进人之自我价值的实现
刻不容缓。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立德树人”教育理

念的深入推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成为新时期教育改革的行动纲领和目标要求，这势

必需要信息素养之内涵式发展的支持。
站在信息素养培育实践的立场看，信息素养的

内涵式发展，必须超越过去一般社会生活意义上的

通用信息素养，在教育实践层面上赋予师生信息素

养发展以新的内容维度和取向。具体来说，教师信
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要聚焦于学科信息素养，尤其

是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素养，切实促进教师教

学方式转变、教学能力提升;学生信息素养的发展则
要超越对信息技术工具操作技能的掌握，转而致力

于促进与学习这一核心任务相关的信息素养的发

展，如信息化支撑下的协作学习能力、意义建构能
力、融合创新能力等，以有效推动学习者学习方式转
变和学习绩效提升。

三、信息素养内涵式发展的价值取向
内涵式发展是当前我国教育发展的核心理念，

推进信息素养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是

个体适应未来社会生活的必然选择。为此，我们必
须促进信息素养的发展理念从“物本位”向“人本
位”转变，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促进发展方式从单科
教学向学科整合转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的信息素
养教学;促进发展评价从绩效主义向生命主义转变，

激发人的内在发展动力。
( 一) 促进发展理念从“物本位”向“人本位”

转变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物本位”的发展理念亟需向“人本位”转变。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既要尊重经济社会的发展规

律，又要尊重人的主体地位，追求规律性和价值性的

统一，追求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一。提高公民
信息素养的根本目的不是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而

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
展，就是要把“以人为本”作为最高价值取向，从尊
重人、关怀人、完善人的立场出发，聚焦人的现实需
求和未来发展，不断提升新时代人的信息化生存和

发展能力。
促进信息素养发展理念从“物本位”向“人本

位”转变，核心是要培养学习者自主发展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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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和能力，即培养学会学习的人。这就需要建
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信息素养培育新模式，引导学

习者开展基于问题、项目等的自主导向式学习，并在
信息实践中学会自我探究、反思和创新; 实施弹性
化、开放式的突出成长过程的信息素养考核方式，通
过无感式、伴随式的信息素养数据采集，全面跟踪评
测学习者信息素养的发展水平，鼓励学习者基于评

测结果开展自定步调的个性化学习。
( 二) 促进发展方式从单科教学向学科整合

转变

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要求学生信息素养的

发展方式从信息技术单一课程教学向信息技术与课

程整合转变。传统信息技术课程在培育学生信息素
养上虽然具有针对性、操作性，但在时效性、综合性
和创造性等方面还存在局限，信息技术与多学科课

程整合的信息素养培育方式可以有效弥补这一缺

陷，并真正站在学生发展、学科发展的角度落实素质
教育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所谓站在学
生发展的角度，指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通

过创设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与形式，满足人的多样

化和个性化发展需求;站在学科发展的角度，是指将

学科知识的传递与信息素养的培育融为一体，创新

学科融合形式，对学生进行素养培育。
将学生信息素养发展有意识地渗透到学科教学

中，也是洞悉信息素养本质和尊重教育规律的必然

要求。首先，信息素养作为个体综合素质的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其本质是由多种知识、技能和态度等构
成的能力集群，而不是单项能力，信息素养与学科知

识密不可分。其次，人的能力必须通过主体积极主
动的认识与实践才能得到发展。与信息技术单科教
学相比，不同类型的学科教学活动为学生信息素养

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认识与实践情境。打破信息技
术课程壁垒，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可有效

调动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学习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
( 三) 促进发展评价从绩效主义向生命主义

转变

实现信息素养的转型发展，评价发挥着关键作

用。信息素养的发展最终指向的是人的发展，而人
的发展显然不只是学业成就 ( 考试分数、荣誉称号
等) 或者通过教育获得的成就( 经济收入、社会地位

等) ，更重要的是人在教育过程中获得的生命体验

和激发的灵性需求，这是信息素养内涵式发展的内

在要求。因此，信息素养的评价不应停留在提高学
习者的信息素养测评成绩，即追求指标性的发展结

果，而应关注学习者在信息素养发展过程中的学习

状态、学习行为以及由此引起的内在感知体验，关注
学习者在知、情、意、行等方面的和谐发展与共同
进步。
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要求信息素养的评价

从绩效主义向生命主义转变，从注重结果向注重过

程转变。为此，学习者信息素养的培育一方面要淡
化绩效主义取向下对信息素养评价指标的过度追求

和宣扬，以免导致表面进步假象下的人的畸形发展;

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甚至采用约束手段使评价从追

求发展结果的分数转为追求发展过程的体验，并积

极探索追踪个体信息素养发展过程的个性化、多元
化、智能化评价方式。强调生命主义取向的信息素
养发展实践，是因为它能把人的个性化与人的社会

化糅合至人的生存实践，由内而外地唤起人之生命

深处的发展需求与能量，进而实现人的个性发展与

其社会功能的统一。强调人的生命性，有利于使人
成为真正的社会人，因为“如果个体要再生产出社
会，他们就必须再生产出作为个体的自身”( 阿格妮
丝·赫勒，1990 ) 。信息素养内涵式发展的前提就
是要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个体改造自身的需求，因此

我们要将信息技术的相关知识技能从预设、传递和
给予的被动发展模式中解放出来，使其融入人们的

工作、学习和生活，并具备生成、生长和创造的价值
意义。

四、信息素养内涵式发展的实现路径
实现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本研究建议从以

下几方面着手:一是重塑信息素养培育理念，坚持以

人为本，促进差异化、个性化发展; 二是创新信息素
养教学方式，坚持人技融合，促进具身性、适应性发
展;三是变革信息素养的评价方式，坚持数据驱动，

推动评价的科学化、精准化。
( 一) 以人为本，实施差异化信息素养培育理念

学生信息素养的培育应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学

生个体差异，实施差异化的发展定位和目标任务。
从群体层面而言，差异化信息素养培育理念要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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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建立层次化的信息素养培育目标与内容，通过

把信息素养培育纳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实现大中

小学信息素养培育的有机衔接与一体化推进。为
此，我们必须针对不同教育阶段构建学生信息素养

培育的目标体系、课程体系、评价体系，使学生在掌
握信息技术科学知识、专业技能、思维方式及相关伦
理道德的同时，能够根据时代变化、社会发展和个人
成长等及时更新和提升自身信息素养。
从个体层面而言，以人为本的信息素养培育理

念，就是要做到因材施教。我们除了根据学习者的
现实需求和个性特征，为其设计个性化发展的目标

与任务，还要为其创设生活化、结构化的问题情境，
提供多样化、体系化的学习资源，选择多维度、多元
化的评价方式，全方位支持学习者自由全面发展。
这些措施的实施离不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云
计算、大数据、学习分析等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能够
精准刻画学习者的个性特征和学习需求，进而为其

提供差异化服务 ( 董洪亮，2017 ) 。例如，学习分析
技术可以从学生行为数据中提取许多未知且具有潜

在价值的信息，辅助教师开展科学、高效和精准的教
学设计，帮助学生认识更真实、多面和立体的自己，
针对性地发展自身信息素养。
( 二) 人技融合，推广具身式信息素养教学方式

信息素养作为一种与信息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

素养，必然需要通过信息技术的常态化应用得以不

断提升。现象学家唐·伊德 ( 2012 ) 根据技术在人
的认知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不同，将人与技术的关系

分为具身关系、诠释关系、他者关系和背景关系四
种。当人与技术处于具身关系时，技术仿佛成为人
身体的一部分，与人融为一体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
打造人技融合的信息素养学习环境，支撑信息素养

教学方式的创新、构建人与信息技术的具身关系，已
成为未来信息素养培育的重要路径之一。在人技融
合的具身性信息素养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可应

用信息技术拓展身体机能，并通过不断调试让技术

融入身体经验，以达到最佳信息素养教学效果。
推广具身式信息素养教学方式，要充分利用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支持人与
技术具身关系的构建上所具有的天然优势，增强学

习者在信息素养学习过程中的在场体验，促进信息

技术成为学习者知识经验的内在组成部分; 同时也

要推动信息素养培育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通过开

展常态化、多样化的信息实践( 如在线研讨、作品分
享等) ，让学习者潜移默化地掌握信息技术的使用

技巧与方法，并将这些技巧和方法运用于日常工作、
学习和生活，由此促进学习者主观能动性和内在潜

能的发挥。
( 三) 数据驱动，采用多元化信息素养评价方式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信息素养的评价长期停

留在以结果评价为主、阶段性评价为辅的层次，并存
在较强的滞后性、片面性和模糊性，导致信息素养的
培育实践陷入“泛讲、滥练、死记、硬背”的僵化模
式，难以适应学生差异化发展的需求，更不用提自主

更新信息素养，信息素养的内在发展活力严重缺乏。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渗透正
改变着教育评价方式，尤其是数据驱动的评价方式

正推动着信息素养的评价从结果为主转向过程为

主，从滞后、片面和模糊转向实时、全面和精准。语
音识别、图像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信息素养之
知识数据、行为数据、情感数据等的采集与分析提供
了良好的技术基础，推进智能技术与信息素养评价

的有效融合，有利于学习者在更加精准、科学与全面
的评估中实现个人信息素养的可持续发展。
智能时代是个性化的时代。不同个体的发展条

件、需求千差万别，建立以促进个体信息素养内涵式
发展为核心的数据驱动评价系统，引导个体信息素

养发展动力从被动要求向主动学习转变具有重要意

义。以哈佛大学开发的学习分析系统( Learning Cat-
alytics) 为例，该系统通过对学生课堂学习数据进行
动态采集、分类存储和系统分析，生成学生学习报告
曲线，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并为其提供差

异化教学支持与服务，由此改进学生的学习进程

( Schell et al．，2013) 。充分利用数据挖掘与分析技
术，建立智能化信息素养评价分析系统，在全面收集

和整理师生信息素养相关数据的基础上，提供可视

化信息素养分析报告，并基于发展需求与目标的精

准定位，为其制定个性化发展方案，已成为实现师生

信息素养内涵式发展的未来选择。

五、结 语
在人工智能赋能一切的社会背景下，及时更新

自身信息素养以适应未来智能时代人的生存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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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至关重要。201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
《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报
告强调，人工智能进入教育领域之际，我们不但要积

极地调整教与学的方式，而且要培养师生适应人工

智能时代之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能力与素质( Pedro
et al．，2019 ) 。该报告采纳了全球学习监测联盟
( Global Alliance to Monitor Learning，GAML) 等机构
联合推出的《数字能力素养评估全球框架》( Antoni-
nis ＆ Montoya，2018 ) ，强调信息通信技术知识、沟
通与协作能力、数字内容创建能力、问题解决能力、
信息安全保护等信息素养的重要性，其核心目的在

于通过推进人工智能向教师和学生赋能，促进智能

时代师生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
智能时代的教育革命已然来临，人工智能支持

下的师生信息素养培育必将超越人们的想象，并将

带动教育回归教育本源———促进人的发展。整体来
看，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需坚持以智能化评估引

导高质量教学、以高质量教学支撑个性化发展的基
本原则。具体而言，我们要基于信息素养的内涵式
发展理念，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和完善师生信息素养

评估框架，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大规模、常
态化、免打扰的个性化信息素养评估，推动信息素养
培育朝着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方向前
进，最终实现师生自由、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阿格妮丝·赫勒( 1990) ．日常生活［M］． 衣俊卿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3．

［2］ACＲL ( 2000) ． 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EB /OL］． http: / /www． ala． org /acrl / sites /ala． org． ac-

rl / files /content / standards / standards． pdf．

［3］ACＲL ( 2015) ．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higher

education［EB /OL］． http: / /www． ala． org /arcl / standards / ils_recomm．

pdf．

［4］AASL ＆ AECT( 1998 ) ． Information power: Building partner-

ships for learning［M］．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Editions:

8-9．

［5］Antoninis M．，＆ Montoya S． ( 2018) ． A global framework to

measure digital literacy［EB /OL］． http: / /uis． unesco． org /en /blog /glob-

al-framework-measure-digital-literacy．

［6］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 ANZIIL) ( 2004 ) ．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framework［EB /OL］． http: / /www． caul． edu． au /content /upload / files /

info-literacy / InfoLiteracyFramework． pdf．

［7］董洪亮( 2017) ． 融合信息技术 重构教育生态( 前沿访谈) :

访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教授［N /OL］． http: / / edu． people． com．

cn /n1 /2017 /0427 /c1053-29239219． html．

［8］Hong Kong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 2005) ． Informa-

tion literacy framework for Hong Kong: building the capacity of learning

to learn in the information age［EB /OL］． http: / /www． edb． gov． hk /at-

tachment /en /edu-system /primary-secondary /applicable-to-primary-sec-

ondary / it-in-edu / il_eng_7323． pdf．

［9］ IEA ( 2018 ) ． ICILS 2018 assessment framework［EB /OL］．

https: / /www． iea． nl /publications /assessment-framework / iea-internation-

al-computer-and-information-literacy-study-2018．

［10］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 ISTE )

( 2016) ． ISTE standards for students［EB /OL］． https: / /www． iste． org /

standards / standards / for-students．

［12］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信息素质教育

工作组( 2008) ． 中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指标体系 ( 讨论稿) ［EB /

OL］． http: / /www． docin． com /p-844812404． html．

［12］顾明远( 2011) ． 教育要回归“人的发展”原点［N］． 中国

教育报，2011-07-11( 002) ．

［13］McClure，C． Ｒ． ( 1994) ． Network literacy: A role for librar-

ies? ［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braries，13( 2) : 115-125．

［14］潘云鹤( 2018) ． 人工智能 2． 0 与教育的发展［J］． 中国远

程教育，( 5) : 5-8 + 44 + 79．

［15］ Pedro，F．，Subosa，M．，Ｒivas，A．，＆ Valverde，P．

( 2019)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

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B /OL］． https: / / en． unesco． org /

news /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artificial-intelligence-education．

［16］Schell，J．，Lukoff，B．，＆ Mazur，E． ( 2013 ) ． Catalyzing

learner engagement using cutting-edge classroom response systems in

higher education［J］．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in Higher Education，

( 6) : 233-261．

［17］SCONUL ( 1999) ． The SCONUL seven pillar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Core model for higher education［EB /OL］． https: / /www．

sconul． ac． uk /sites /default / files /documents /coremodel． pdf．

［18］Shapiro，J． J．，＆ Hughes，S． K． ( 1996) ． Information liter-

acy as a liberal art? ［J］． Educom Ｒeview，31: 31-35．

［19］唐·伊德 ( 2012 ) ． 技术与生活世界: 从伊甸园到尘世
［M］． 韩连庆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86．

［20］UNESCO ( 2010) ． Towards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dicators［EB /OL］． http: / /www． unesco． org / fileadmin /MULTIMEDIA /

HQ /CI /CI /pdf /unesco_mil_indicators_background_document_2011_fi-

nal_en． pdf．

［28］UNESCO ( 2013) ． Glob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sessment framework［EB /OL］． http: / /unesdoc． unesco． org / images /

0022 /002246 /224655e． pdf．

［22］ UNESCO ( 2018 ) ． UNESCO ICT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s［EB /OL］． https: / /unesdoc． unesco． org /notice? id = p%

3A% 3Ausmarcdef _ 0000265721＆queryId = e8a0eef5-ee5b-460f-bc71-

2e87f009ded5＆posInSet = 1．

·25·

吴砥，王美倩，杨金勇． 智能时代的信息素养:内涵、价值取向与发展路径 OEＲ． 2021，27( 3)



［23］习近平( 2018) ．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EB /

OL］． http: / / cpc． people． com． cn /n1 /2018 /1031 /c64094-30374719．

html．

［24］曾晓牧，孙平，王梦丽，杜慰纯( 2006) ．北京地区高校信息

素质能力指标体系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 3) : 64-67．

［25］教育部( 2018)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 2． 0 行动计

划》的通知［EB /OL］． http: / /www． moe． gov． cn /srcsite /A16 /s3342 /

201804 / t20180425_334188． html．

(编辑:魏志慧)

Connotat ion，Value Orientat 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Informat ion Literacy in the Intelligent Era

WU Di1，WANG Meiqian1 ＆ YANG Jinyong1，2

( 1． National Engineering Ｒesearch Center for E-learning，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China; 2．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Beijing 100031，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each-
ers’and students’information literacy． Information literacy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success of on-
line teaching． Overall，information literacy shows different connotations in the industrial age，information age，and
intelligent age． Its meaning is gradually changing from denotative development to connotative one． The externality of
the goal，process，and resul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s denotative development makes human development fall into a
one-way situation． 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cultiva-
ting innovative talents，and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al nation，it is important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to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realize human’s all-round development． For this reason，it
is necessary: 1) to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information literacy cultivation and respect the subjective po-
sition of human beings，so as to realize individual’s personalized development; 2) to innovate the teaching method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construct the embodi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technology，so as to realize individu-
al’s embodied and adaptive development; 3) to construct a life-oriented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ystem and adopt a da-
ta-driven assessment method，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information literacy shift from
passive to active．

Key words: information literacy; denotative development;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value orientation; develop-
men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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